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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崖抗战时期不为人知的“潜伏记忆”

成功“潜伏”

�

抗日战争的暴风骤雨很快
来临。

1939

年下半年，日军向
墩头、 新街、 港门等地疯狂扫
荡，处处搜村、封锁、杀人，三地
被日军控制成为敌占区， 形成
了白色恐怖。 吴以怀等进步学
生和老百姓一样， 都被迫向外
逃难。

这一年年底， 中共昌感县
委成立了由县委直接领导的特
别党支部，县委书记是陈克文，

吴以怀成为了支委委员。

党在扩大队伍、 扩充力量
的过程中， 急切需要有人从相
对富庶的港门、 新街敌占区一
带运送物资出来，支持抗日。陈
克文看准了吴以怀， 决定派他
潜伏进入敌占区，获取情报，并
争取从内部打破白色封锁，运
送军需物资出来。

当时为什么看中吴以怀？

吴老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组织
上实际已对我进行了差不多

3

年的考察， 要进入敌占区的地
下工作者，不光是要有胆量，还
必须脑子灵活，懂得随机应变，

入党年限相对较长， 对党忠诚
度高。 同时，最好是本地人，这
样便于熟悉地形， 不容易暴露
身份。 ”

吴以怀当时正是综合了上
述优势， 但是陈克文也说了一
番话，并给了吴以怀一样东西，

让吴以怀深刻理解了此番进入
敌占区， 是要将性命悬于一线
进行革命的大事。 陈克文给了
吴以怀一把短枪和

6

发子弹。

“这把枪的含义不言而喻，一是
在紧急情况下防身使用， 另外
更重要的一点，我明白，一旦身
份在敌占区暴露， 或万一被发
现，就要开枪自尽。 ”吴以怀说。

组织当时还交给吴以怀一
项审查敌占区党员的工作。 日
军侵占后，敌占区内的朱植夫、

黄�、 吴孔章等党员与党组织
失去了联系。 吴以怀此行任务
中，还要寻找到这些党员，重新
建立起敌占区党小组。

吴以怀是以一个“混混青
年”的模样重新回到敌占区的，

顺利进入的“法宝”之一，就是
手里攥着一本《大东亚共荣圈》

的亲日杂志。

按照书记陈克文的意思，

为了取得长久的安全居住，吴
以怀在敌占区想方设法办领了
“顺民证”。什么是顺民证，吴以
怀记忆清晰，“那是当时日军便
于控制人口而采取的一种登记
方式， 没有条件做成照片的形
式，为了保证‘顺民证’不被‘共
党’乱用，这个证上会将申办人

的面部、 身上的一些特征性的
表述都记录在证件上。 ”吴以怀
的后脖颈有一颗痣， 这颗脖后
的痣都没有被日本兵错过。 这
让吴以怀的心里也捏了一把冷
汗。

但有了这样的两件“护身
法宝”，日军对吴以怀的搜查果
然放松了警惕。一次，一个日本
军官看到吴以怀手中拿着杂
志，点头冲他微笑了一下，日语
说了一句“好样的”，在他的证
件上写了“好男儿”。

墩头、港门隔港相望，被日
寇诬蔑为“匪村”的墩头村老百
姓要去港门，必须经过据点设
立的网哨搜查， 过往群众经
常遭受日军拳脚相加和辱
打，吴以怀凭借着这“两宝”

在敌占区开始频繁活动， 联络
同志。

暗语：“太阳下

山，快收衣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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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番调查了解后， 吴以怀帮助恢复
了暂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朱植夫、

黄�、吴孔章等人的组织关系，在敌占
区建立起了地下党小组。 之后在敌占区
不断发展党员。 从

1940

年到
1942

年发
展的新党员有李永安、王安怀、周业贞等
12

人。

1942

年前后，党员开始频繁在敌占
区发展地下活动， 发动群众成立了青抗
会、妇救会等秘密组织，吴以怀带领党组
织通过青抗会、妇救会等发动群众捐款，

购买军需物资。

更多的时候，他们以开设的“日华茶
店”为隐蔽点，开始了“白皮红心”的地下
工作。

“茶店白日里正常营业，甚至也接待
过日本兵，但从雇员到服务员都是党员，

组织信得过的人。 ”吴以怀回忆，当时为
了麻痹敌人， 了解到日军喜欢喝浓咖啡
的习惯， 他们在敌占区茶店里做起了泡
咖啡的生意，一时间还招徕了不少顾客。

但夜里，这里便是传递红色信息的“根据
地”。

经过长时间的“运作”，吴以怀让党
员周业贞打进了港门维持会当秘书，让
抗日家属吴家通在墩头当了保长， 还有
几名党员也安插在了港门、新街当保长。

当时大家都有明确的分工， 为党组织侦
察敌情， 通风报信， 观察敌人的一举一
动，而吴以怀，就带领其他党员，根据送
来的情报， 不断制定克敌运送物资的对
策。

在敌占区的工作，一切联系都是“单
线”的。 吴以怀回忆，

1940

年
6

月
18

日
党小组遭遇到了一次危机。当天夜里，吴
以怀通知了新街的戴泽运、 墩头的吴孔
章、港门的周天予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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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剪半园村
杨其荣家中开会，布置工作。但很快听到
“咚咚……”一阵急促敲门声。

吴以怀打开门，是周业贞托人送信，

字条上是完全的暗语：“太阳下山， 快收
衣服！ ”这是报警的暗语，意思是鬼子今
晚要进村巡查。

情况突然变得紧急， 吴以怀当机立
断发出“单线” 通知：“天下雨， 不能晒
鱼！ ”暗语取消当晚的会议。

据吴以怀回忆，当时的地下工作中，

他们定期变化暗语， 比如大鱼小鱼来形
容敌人的多寡， 下雨和不下雨来暗示是
否周围有敌人，还有询问是否有盐巴，都
由吴以怀发出指令，再单线通知出去，吴
以怀并不认识他传递暗语之外的共产党
员。

即便如此谨慎，提前接到了讯号，

18

日当晚，吴以怀还是在出村的路口，在小
茶店的拐角处被日军搜身， 一双手臂从
身后紧紧拦腰抱起。

“他们从口袋里摸出了我一直带在
身上的《大东亚共荣圈》，盘查过后，用手
电光在我脸上晃了又晃， 之后抱住我的
手才松开，放了行。 ”

“脱险了， 我迈开脚步镇定朝前走
去。 ”

就在一片白色恐怖下， 吴以怀等党
员坚持在敌占区发动群众巧夺敌人物
资，支持抗战。

1941

年夏天，在吴以怀的
配合下， 短枪班击毙了新街大汉奸卢汉
川；在吴以怀送出的准确情报下，琼崖纵
队带领群众夜袭日寇的三井洋行， 缴获
了大量步枪、布匹；吴以怀在敌占区还组
成了缉私队，在近海截缴日军运粮木船，

缴获粮食数千斤，一度令鬼子昼夜不安。

但到
1942

年，因身份暴露，吴以怀撤出
了敌占区，从此转战正面战场，开始了另
一番革命的戎马生涯。

（据《海南日报》）

解密琼崖红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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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市档案局近期在整理
琼崖红色记忆档案中， 发现了
一位曾在

1939

年至
1942

年间
从事我党地下工作的革命者，

他的名字叫吴以怀。数十年来，

有关在海南西部新街、墩头、港
门（今属东方市境内）敌占区如
何潜伏并开展革命工作的具体
细节， 老人甚少对外披露，《海
南日报》 记者在海南省档案局
和东方市档案局的配合下，找
到了吴以怀老人， 听到了一段
悸动人心的“潜伏记忆”。

入秋的味道总会让人感受
到一种寥落， 对暮年的老者更
是如此。

93

岁高龄的吴以怀老人，

躺在海口家中小院的仰椅上，

记忆中早已没有了往昔硝烟，

只是仍有割舍不下的回忆，不
曾对别人诉说。 这位在琼崖革
命烽火年代立下赫赫战功和治
军政绩的老人，曾做过一名“听

风者”。

在琼崖革命的洪流中，热
血铺洒的土地上， 还有多少无
名的英雄，我们无法得知。

他是怎么被选中的？

琼西，吴以怀
1920

年出生
在这里。墩头四面环水，一条内
河自南向北从村庄逶迤而过，

注入大海。 为何称其为革命老
区？

1926

年创办的昌江二小和
始建于

1938

年的琼西中学，都
是琼西地区十分有名气的革命
人士史丹一手创立的， 也可以
说是琼崖革命的摇篮， 不少年
轻学生从这里走上了革命道
路， 这两所学校亦是琼西抗日
风暴的发源地。 吴以怀就在这
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

他的“革命导师”是史丹和
马白山， 两位革命家是在昌江
二小读书的吴以怀心中最敬重
的师长。对这一点，吴以怀虽年
事已高，但记忆犹新。

吴以怀对旧社会制度下人
民的凄惨生活， 有着极为深刻
的记忆，尤其是在家乡，妇女的
社会地位极低，“那时候甚至可
以随处在街上看到卖售妇女的
现象，姿色好一点的

300

银元，

姿色一般的
100

银元
~200

银
元，我很不解，为什么人都可以
拿来被买卖？ ”这也是吴以怀对
封建而封闭的家乡状况的最初
记忆。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吴
以怀的家乡反封建运动开始兴
起，吴以怀在昌江二小上学时，

因为常常向学校的孩子们教
导反压迫斗争，史丹（海南著
名教育家、革命思想传播者）

成为他心中有分量的“偶像”

教师。 而史丹开始注意到吴以
怀这个孩子的时候， 是因为一
次与地方封建势力的斗争事
件。

那是
1936

年，当时昌化港

附近山上有一块大石， 石头形
状酷似人形， 当地一些迷信的
人朝它祭拜，认为这是“神山老
爷”，可以保佑当地老百姓“长
命百岁”。 但每次祭拜，上山实
在太难了， 于是一些搞迷信的
人打算把“神山老爷”请下来，

安放在庙里，叫游村。当地有封
建习俗，“神山老爷” 面部尤其
是鼻子万万不能碰， 否则就招
灾惹祸，大难临头。可吴以怀和
他的同伴都不信这些， 在“迁
神” 过程中， 吴以怀和同学一
起，走了

5

公里路，挑衅“神山
老爷”，硬是冲了上去，摸了鼻
子。 “你们找死！要造反啊！ ”面
对辱打， 吴以怀等几名学生对
封建派的威胁无动于衷。

“有这种胆量，可以好好培
养。 ”史丹和马白山从那时开始
关注这个有胆量的娃娃。

不久，吴以怀被发展入党，

那时他只有
16

岁。

1950

年吴以怀、许桂英结婚照

1984

年东方墩头村琼纵老战友合影（二排左一为吴以怀）


